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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如Gmail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日】互联网造就了一大堆网络流行词，比如山寨、打酱油、雷人、周老虎、宅男宅女、囧等。单说这个“囧”（jiǒng），从网络发展到电影，更是兴起了一股囧热，以喜剧的“囧”态反映出了诸多悲催的现实问题，象毒奶粉、春运困难、小三现象、拖欠工资、民工讨债、乞丐诈骗、医院交钱才动手术、政府不管社会弃儿等等。


“囧”,成为了这个时代集体照的定格神态。三十年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让人“囧”不甚“囧”。当年揭露非典而闻名的钟南山在2013年中共“二会”上也不得不对这样的发展带来的“幸福之囧”发表一番感叹,“人最关键的需要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这还不是最“囧”的事情。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犹如釜底抽薪，造成生活在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度的芸芸众生们，居然“怕做好人”，可谓是让5000年文明之邦陷入了超前绝后的雷人之“囧”。


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小悦悦的悲剧，从画面上看那路过的十八个人，有人快步绕开，有人低头观望后离去，有人频频回望却终究掉头不顾。从他们行色匆匆上，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怕被人当作凶手”，“怕人不相信他是真的做好人”……


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对78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9%的人直言,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高成本是什么?主要有四:一是担心“被疑动机不纯”；二是往往要付出（金钱或受伤的）代价；三是会“被嘲笑，被认为太傻”；四是“做好人经常感到孤独,陷入自我怀疑”。如此高额的成本,自然使许多人在别人需要救助时,选择围观或避让,这就让人深感道德危机的迫近。 


世道真是变了。人们普遍感受到，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道德下滑是越来越快。而江泽民和中共也正是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延续至今的残酷迫害。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下滑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在时间上仅仅是巧合吗？不是。二者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人们可能觉得对法轮功的迫害，不过是中共践踏人权无数案例中的一桩而已，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中共抓捕关押的是法轮功学员，摧毁的却是真善忍信仰代表的传统价值观、支撑整个社会的核心道德。


表面上看，中共没有明确地攻击“真善忍”，但是，它采用的手段，从造谣诽谤，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制洗脑，株连政策，草菅人命，甚至活摘器官等等，都是在用“假恶暴”对待善良的民众，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放纵、鼓励和宣泄对“真善忍”的诋毁与背叛。更不要说重新挥舞起无神论的大棒，对社会造成的无穷后患。“为什么要做好人”成为网络讨论的热贴，是啊，说是“人的天性”，可是无神论把“天”都否定了，还让人们上哪里去寻找做好人的依据呢？可以说中共为了打击法轮功，铺天盖地大搞对有神信仰的诽谤，无异对社会精神价值体系的彻底扫荡，把亿万人拖入道德的迷茫之中。


我常常给人说起一个故事，那是在2000年左右，美国国会山后面，前来参观国会大厅的人群排成长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附近的草坪上炼功，打起横幅讲真相。那天笔者也正好在参观国会的人群中排队，前后有一帮大陆来的官员模样的，我前面是一个矮敦的中年人，他一边指着法轮功学员，一边扭头对着同伴大声嚷嚷道，“真善忍有什么好？啊，真善忍有什么好？”这个问题估计法轮功学员一时都答不上来，因为太出乎意料了。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太雷人，太让人发囧了。


中国的历史,从“人之初,性本善”发端,5000年来,贯穿着“心底无私天地宽”,“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贵豁达。有道是,做好人还怕啥呢？不要小看那个大陆官员“真善忍有什么好？”的雷人之语，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来的道德堕落，就是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社会蔑视“真善忍”开始的。


真善忍的正气之场消减，必然是假恶暴之场泛滥。如何化解“怕做好人”之囧，只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重建“真善忍”在神州大地的正气之场。(文／欧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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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报道：为庆祝爱尔兰传统节日“圣派翠克日”，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爱尔兰社区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了大型游行庆典。由八十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三十九个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乐队。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向大陆各界民众讲真相。一些法轮功学员不辞辛劳，到偏远地区传播真相，使福音飞进小山村。那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谁？


中共，在其窃取政权后，一次次发动政治运动，造成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利用学校、媒体，向民众灌输谎言，宣扬斗争哲学，中共官员贪污腐败，败坏社会道德。今天，中共可以这样对付法轮功；明天，它可以同样方式对付任何团体、任何人。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就是维护大家的权利。


在一衣带水的台湾，目前法轮功学员达几十万，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


工学商、家庭主妇等各阶层。学炼者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退党团队方法 (化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有机会再上网       











云南省建工集团安装股份公司工程师李培高老先生，于 2013年3月8日在昆明王家桥附近向世人赠送真相光碟,被普吉社区执勤点的四人诬告到王家桥派出所,当时就抢走了他包里的18盘《九评共产党》光碟,随后两个警察又打电话给五华国保大队的马斌和马迎辉,他们将李培高带到大观派出所后，李培高的家人也被叫来,被五华公安分局勒索了1000元保证金，诬陷李培高“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才让他取保候审。


在中共1999年7.20后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李老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被多次绑架、非法抄家、拘留、强制洗脑和三年的牢狱生活。以下是李培高老人自述14年来遭受中共邪党迫害的经历：


我叫李培高，今年76岁，是云南省建工集团安装股份公司工程师，1994年退休，家住安装公司职工宿舍。1996年3月，我的一个朋友从北京给我寄来三本书，李洪志师父的《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大圆满法》。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这三本书，之后听说省委有一个法轮大法炼功点，我每天早晨就到那里参加集体炼功。


我从小身体很弱,肠胃不好,拉肚子拉了20多年,腿软,走路经常走着走着就蹲下去。炼功不长时间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从此身体健康，浑身有劲，走路走多远都不累。同时,我按照李洪志师父《转法轮》的要求,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淡泊了名利,时时处处与人为善。


1999年7月24日早晨我在省委炼功点炼功，才炼了一小会儿就来了一辆面包车，三个警察把我拉到西坝派出所，市公安局一个姓胡的叫我不要炼法轮功了，我说我要炼!他们就把我拉回家抄家，将我的法轮大法书籍和炼功磁带都抄走了，非法抄家的警察是五华国保大队的马迎辉和李占军。


1999年10月28日晚，我正在家里炼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来了两个西坝派出所的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问我电视报纸上讲的法轮功我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假的，不符合事实，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问完了还逼迫我签字。


1999年11月，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政保科的王力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三次，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第四次，王力志带了两个警察到我家里，又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之后又叫我去他办公室三四次，有一次，满屋子都是人，还给我做笔录，我就对在场的人讲法轮功真相。


2000年11月8日，昆明市公安局一科的李国忠、王朝凤非法又到我家抄家，抢走了我的炼功磁带。


2001年3月27日云南省大理州公安局、大理宾川县公安局、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五华分局的警察来我家抄家，抄家的警察是宾川县公安局的赵胜、杨洪、段德彬、吴银东，抄完家之后，大理州宾川县公安局警察把我带到宾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近一个月，到4月25日，让我家里人交了2000元给宾川县公安局，单位保卫科开车把我接回家。


2001年8月及2003年8月,我被非法送进五华区“610”办的强制洗脑班。在洗脑班，他们逼迫我看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诬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还要我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我说我不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我不写！


2005年7月五华区“610”姓赵的主任、五华区检察院姓魏的以及五华国保大队练学腾又组织了一次洗脑班，地点还是在航天疗养院，这次办了9天的洗脑班。我又被绑架去了。


2008年6月21日晚，大观派出所三四个警察、五华国保大队的练学腾来我家里，练学腾到我家里后就假装让我教他炼功把我拉进卧室，外面的警察就开始打电话，又叫来10多个警察，抢走了我家里法轮大法书籍十多本、我的电脑（价值一万四千多元）、打印机两台、切纸刀两把、电子书一个、移动硬盘一个以及《九评共产党》等。这些警察非法在我家抄了一个多小时，就将我劫持到大观派出所，一个姓马的警察和练学腾对我非法审讯到深夜，凌晨五点多钟将我送到昆明市五华看守所。这次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我在看守所一直被关到2009年4月才转到云南省第一监狱。我被非法关押在省一监的第五监区老残组。2011年2月22日，单位将我从监狱接回家。


2012年5月的一天，我在昆明市金碧路向世人赠送神韵光碟，送给了一个便衣警察，这个便衣就将我带到崇仁派出所审讯，之后派出所还到我家里非法抄家。通过我不断地讲真相，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就让我回家了。


2012年11月13日，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教育科李副科长、邓警官、曾警官和西坝社区的金主任到我家里，李副科长问我还看不看法轮功的书。我说我看。他就说我再看的话还要把我抓进去（监狱），我就对他们讲了王立军的事件，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希望他们认清中共本质，有个好的未来。


在这14年中，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法轮大法学员,不畏中共的残暴,坚持不懈地告诉世人真相,使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谎言一个一个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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